
第一章 

前朝崩解八十年，三國鼎立，東楚與北翰坐大，西霖連年戰敗，龜縮一隅。 

北翰同光三年夏末，尚有些悶熱的天氣裡，一輛高大的馬車緩緩駛入天海城。 

天海城是北翰與東楚一線戰場的軍事重城，因為這麼多年來從未陷落過，不少大

膽的百姓、商人都在此匯集，城中倒也稱得上繁華，只是隨處可見的軍士讓這座

城市隱約透出一絲肅殺氣息。 

馬車中，年輕男子手捧一卷書冊，容貌俊朗的他有一雙迷人的桃花眼，此時雖悠

然垂目，依然擋不住惑人之色。 

男子右手邊坐著一個中年文士，小眼睛、山羊鬍，面容白淨，像奸臣比像能臣多。 

而中年文士不若男子那樣悠閒，眉頭微皺，似乎在憂慮什麼。 

「王爺……」眼看馬車進城了，中年文士忍不住開口，「此次前來雖是陛下的信

任，只是……寧懷恩不像穆里真那些蠻人，只怕難以對付。」 

男子微微一笑，將書冊輕輕放下，氣定神閒地說：「別急，總會有辦法的。」 

馬車在一間客棧門口停下，男子下了車卻不住店，改去城中走動，他沒有讓文士

跟著自己，只是一個人沿著大街閒逛，正想到城牆邊走走，卻被守衛攔住，告知

不得靠近。男子也不在意，微微一笑便轉身離開。 

走沒兩步又見城西有一棟高樓，向人打聽之後才知道那是一家酒樓，建了六層，

但名為七重天，幾乎是天海城中最高的建築之一，坐在頂樓可以俯瞰整座天海城。 

男子來了興趣，去了七重天，普通人只能上到四樓，不過即便只是四樓視野也十

分開闊，放眼望去能將小半個城景盡收眼底，但城另一邊的軍營就看不到了。 

一壺清茶、幾盤點心，男子坐在五樓窗邊俯瞰天海城，不時從盤中拈出一顆花生

米放在桌上。 

當桌上有了五顆花生米時，喧鬧聲打破了五樓的清淨。 

「……哎呀，您不能上去啊！上面真沒位子了！」 

「放屁！你們這些店家都一個樣，老子我最清楚了，一定是還有位子！別攔著

我，我去看看，沒位子我自然會下來！」 

咚咚的腳步聲由遠及近，男子抬頭看去，只見一個男人當先衝了上來，後面跟著

的正是一臉愁苦的店小二。 

那男人十分高大，寬肩窄臀，雙腿修長，似是有著胡人血統，眼眶深邃，鼻梁高

挺，按說也是極俊朗的人，不過一身痞氣，加之嗓門又大，怎麼看都像個土匪之

流。 

男人的目光在五樓掃了一圈，最後停在獨坐的年輕男子身上。 

他咧嘴一笑，指著那張桌子說：「看，那兒不是很空嗎？」 

店小二垮下臉，為難道：「可是那邊已經有客人了啊……」 

「才一個人嘛，多坐我一個還綽綽有餘！你等著，我去問問！」 

這高大男人一點也不客氣，上前就往年輕男子肩上拍，而且手勁奇大。男子不禁

皺眉，疼還在其次，主要是惱這人無禮。 

男子臉色已不太好看，但對方還是大剌剌道：「嘿，兄弟，併個桌成不？我就看



看風景，不吵你！」 

他揉揉肩膀，心中有氣正想拒絕，一抬頭對上對方一臉自來熟還帶一絲狗腿的爽

朗笑容，忽然有股拒絕是天大罪過的古怪感覺。 

男子磨磨牙，做出連自己都覺得神奇的反應，他按下了怒氣，無奈地應承，「坐

吧。」 

「謝謝了，兄弟！」那人大馬金刀地在他對面坐下，又回頭對店小二露出了白牙，

「你看，我說吧，這不是有位子嘛！」 

店小二哪敢說不是，陪著笑臉上前為其點菜。 

酒菜很快就上來了，高大男人要了兩個杯子，豪爽的遞了一個給男子，又端起酒

杯，「來，兄弟，敬你一杯，謝謝你讓個位子給我。」 

暗道這人總算還懂得幾分做人道理，男子微微一笑，「舉手之勞。」 

兩人將酒一飲而盡，高大男人咂咂嘴，道了聲「還不錯」，這才又說：「兄弟，在

下龍石，不知兄弟怎麼稱呼？」 

「在下白熙。」 

「哦，白兄弟，不錯、不錯。」 

龍石嘿嘿笑了兩聲，也就不再多問，自顧自喝起酒來。 

白熙也不在意，他繼續著窗外，不時撥弄一下花生米。 

只是龍石似乎看出了什麼，不動聲色的注意他的舉動，過了一會兒，他忽然湊過

來壓低聲音說：「兄弟，你不會是細作吧？怎麼關注起人家的巡邏來了？」 

白熙微微吃驚，他每挑出一顆花生米正是街角巡邏隊伍過去一班之時，他雖沒有

特別掩飾，但這樣普通的動作隨意做來，按說不易被人察覺才是。這人為何…… 

龍石嘿嘿一笑，又補充了一句，「我也看著呢。」 

白熙這才多看了他兩眼，淡淡道：「聽龍兄的口音有點像東楚人，要說細作，倒

是龍兄更像些。」 

龍石一臉受打擊的模樣，「不會吧？我可是土生土長的北翰人，哪來的東楚口音，

胡說！」 

見他表情誇張生動，白熙覺得這龍石似乎魯直得可愛，隨口解釋道：「我計數這

巡邏軍士倒沒什麼特別的意思，不過是他們服裝顯眼，坐在這裡能清楚看到，心

裡想著事情，不由自主就拿起花生米算了。」 

「哦哦哦，是這樣啊。」龍石用力點頭，一臉了然。 

白熙覺得對方其實根本不信，但也無意多做解釋，笑了笑就不再說話。 

龍石吃著小菜喝著酒，同樣望著窗外的風景。白熙不知道他在看什麼，只是剛才

那段對話讓他覺得龍石恐怕不是什麼普通人。 

天色將暗時，龍石喝完了他那罈酒，臉頰微紅但神色清明。他對白熙笑著告別，

便起身離去。 

白熙看了看天色，不久後也付帳離去。 

像天海城這種軍事重城在宵禁上比較嚴格，戌時之後就不可上街走動，他可不想

第一晚就暴露身份，於是加快步伐。 



此時路上行人已不是很多，白熙拐入一條小巷，他沒記錯的話，從這邊走可以更

快回到客棧。 

小巷狹長，他才走到半路，耳邊忽然傳來破空風聲，頸後寒毛豎起，不及細想，

身體已後退半步。銀光擦著他的鼻梁從眼前閃過，鏗的一聲插入一側石壁—若是

他反應再慢點，這支箭就會插進他的腦袋了！ 

他眉頭微皺，大聲喝道：「是誰？！」 

兩個蒙面黑衣人出現在前方牆頭，進而落到白熙面前，身後也有動靜，白熙側目

看了一眼，也是兩個同樣打扮的黑衣人。 

四個黑衣人袖子一抖，閃著白光的匕首握在手中，一言不發就朝白熙攻來— 

白熙閃身避開左側的攻擊，右臂一抬擋往右側的襲擊，並在手臂相碰的瞬間反手

捉拿，左手化掌為刀，狠狠劈在黑衣人的後頸上。那黑衣人動作一滯，就被白熙

奪去了匕首。 

白熙又飛起一腳，將這人給踢開，眼見四面包圍已破，他立刻展開身法竄了出去！ 

若是單打獨鬥，或是手上有趁手的兵器，這幾人他倒還不怕，但眼下的情況卻糟

糕得很。難道只能求助？他的親兵尚未到達天海城，文士又不通拳腳，看來只能

向城中守軍求救，只是如此一來，他微服私訪的計劃就被打亂了。 

心中閃過數個念頭，他人已奔出小巷，但那幾個黑衣人緊追不捨。白熙連跑了一

條街都沒有遇到巡邏軍士，中途雖遇到一個更夫，沒想到一個黑衣人無聲無息出

現，直接將更夫殺死！ 

白熙心下一寒，這附近恐怕早已被人「清場」！ 

無計可施，他只能繼續朝城門守軍方向跑去。但黑衣人豈容他輕易脫身，一聲哨

響，又有三名黑衣人出現，攔在他面前，與後面追逐之人成包圍之勢！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白熙朗聲喝問，這裡離城門守衛不過兩條街，若是動

靜大一點，極有可能驚動對方，他必須多爭取點時間。 

黑衣人卻不與他囉唆，直接圍攻而上，招招狠毒，能看出是不要命的打法，這些

人竟全是死士！ 

白熙僅靠一把匕首應對很是狼狽，沒兩下，身上就多了幾處傷口，只是疼痛激起

他的凶性，戰場上歷練出的殺氣令他俊美的外表顯露出一絲猙獰。 

「去死！」 

白熙大喝一聲，一刀割斷身前一個黑衣人的頸子，隨即又踢開從旁逼上的敵人，

一個箭步衝出去，想要脫離眼下被包圍的窘境。但黑衣人的動作卻比他更快，兩

名黑衣人飛身而上，再次將他拖住。 

他看了一眼城門的方向，暗忖：自己在這裡發出如此大的動靜，為何始終沒有巡

邏的軍士發現，難道…… 

一個分神，白熙又被黑衣人抓到機會，被劃了一道斜貫整個背部的傷口！ 

鮮血噴濺而出，白熙悶哼一聲，黑衣人的攻擊接連而來，尖銳的匕首在黑夜中泛

著冰冷的光，眼看刀尖就要刺入他的身體，卻有石子破空而來，猛地將匕首打偏！ 

刀鋒擦著白熙的身體劃過，白熙立刻施展身法，逃出黑衣人的攻擊範圍。 



「喂，要幫忙不？」 

痞子似的腔調響起，讓白熙覺得熟悉又親切。 

龍石從拐角的陰影處竄出，眨眼工夫已來到白熙身邊，二話不說，一拳就將靠得

最近的那個黑衣人給打倒在地。黑衣人倒地抽搐了一下，竟動也不動，死活不知。 

龍石甩甩手，罵罵咧咧地說了一句，「頭真硬！」同時抄起那黑衣人的匕首，迎

著衝上來的黑衣人就是一擊，擋住對方進攻的同時飛起一腳，將那體格不遜色於

他的黑衣人踢得倒飛出去。 

白熙不由得暗自叫好，這龍石打法雖無賴，可仗著力大無比，幾個黑衣人居然打

不過他！ 

緩過氣後，白熙也上前幫忙。兩人雖是第一次合作，卻頗有默契，沒多久居然將

所有黑衣人都放倒了。 

龍石啐了一口，罵道：「殺人也不挑個好地方！」 

白熙失笑，正要說句感謝的話，龍石已拍拍他的肩膀，問：「還好嗎？看你白白

淨淨的小白臉模樣，這身手還要練練啊！」 

白熙微惱，只是對方救了自己，卻也不好生氣，略微尷尬道：「在下不太擅長使

用這樣的短兵器。」他揚揚手中的匕首，隨手將它扔到地上。不過這一動，背後

傳來劇痛，疼得他倒吸口氣。傷倒不是很重，只是他一放鬆，人竟有些站不住，

踉蹌了一下。 

好在龍石眼明手快扶住他，看了看他背後的傷口後，龍石皺眉道：「這傷有點深，

你住哪？我扶你回去。」 

「那邊的客棧……謝謝了。」 

「不客氣。」 

龍石攙扶著他朝客棧的方向走去，邊走邊問：「你怎麼會被人追殺？那些人似乎

都是死士呢！看你衣著華貴，應該出身不低，怎麼不帶幾個侍衛在身邊？」 

白熙苦笑道：「我也沒想到會被人追殺……龍兄好身手啊。」 

「嘿嘿，還好、還好。」龍石話說的謙遜，口氣卻是得意。 

白熙失笑，見這人性子率真，又有一身好功夫，起了愛才之心，正想開口拉攏，

眼角餘光卻瞄到一道黑影從後方靠上來，他來不及多想，當即將龍石的身子往下

壓。 

「小心！」 

龍石反應極快，飛腳向後踹去。身後傳來一聲慘叫，偷襲者硬生生被踹飛了兩丈

遠。 

龍石還來不及為自己反應迅速而得意，身體已因為這個突變而向前栽去，而白熙

正在他身前，轉眼就成為了他的肉墊。 

「砰！」 

一聲令人牙疼的悶響，兩人同時摔倒在地。 

龍石楞了一下，突然瞪大了眼睛，一雙星目瞪成了牛眼，唇上那不熟悉的柔軟和

溫熱是什麼？ 



白熙俊美的容貌近在咫尺，一雙桃花眼此刻同樣飽含錯愕。 

他們、他們竟然— 

「哇！」 

龍石慘叫著跳起來，不停地抹嘴。白熙還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一臉錯愕和茫然，

似乎還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事。 

「太噁心了！」龍石小麥色的臉漲成了醬紫色，哇哇大叫，「老子竟然和一個男

人親嘴了！」 

白熙也回過神來，臉色發青，他堂堂王爺居然被一個男人壓在身下「強吻」，而

且似乎還被對方嫌棄？雖然這是一場意外，但也太…… 

牙齦被剛才那個「強吻」撞得發麻，後背的傷因這一撞更加疼痛難耐，白熙翻了

個身，發出一聲悲慘的呻吟。他媽的，這真是他最倒楣的一天了！ 

龍石抹抹嘴，啐了一口，看白熙這樣子，大剌剌隨手一個巴掌拍下去，想掩飾這

令人難受的尷尬，「喂，你沒事吧！」 

可他卻沒注意，這一巴掌居然打在白熙的屁股上！ 

白熙第一次發現自己的臀部竟然如此敏感，被對方一拍，竟如同觸電一般。身體

一顫，頓時惱羞成怒，怒道：「你幹什麼？！」 

龍石也沒想到隨手一拍竟拍到人家屁股上了，看看自己的手掌，笨拙地將它藏到

身後，訕訕道：「我……只是看你有沒有事。」 

「沒事！」白熙沒好氣地說，掙扎著爬起來，龍石連忙上前攙扶。 

白熙心中不痛快，卻也不好說出來，等站穩了，便將人推開。龍石抓抓頭，嘿嘿

傻笑。 

巡邏的軍士這才姍姍來遲，龍石低叫了一聲「糟糕」，正要溜走，但巡邏隊已經

將他們團團圍住。 

小隊長一看街面上橫七豎八的屍體，立刻拔出長劍指向兩人，隨著他這一動作，

其他軍士也都拔劍相向。 

過去檢查屍體的小兵回來，在小隊長耳邊輕聲說了兩句，小隊長隨即喝問道：「你

們是什麼人？膽敢當街行凶，給我抓回去！」 

龍石嘴角一抽，正想該如何脫身，白熙已亮出一面令牌，沉聲道：「看清楚了，

這是本帥的令牌！」 

龍石頓時瞪大了眼睛，難以置信地看著他。 

小隊長定睛看了看令牌，收劍跪地，「參見大元帥！」 

他一跪，其他軍士也紛紛跪下，齊聲道：「參見大元帥！」 

白熙卻不理他們，收了令牌，對龍石拱手作禮，「多謝龍兄剛才出手相救，不知

龍兄家住何處，我讓屬下送你回去如何？」 

龍石瞪著他，不答反問：「你究竟是什麼人？」 

白熙不慌不忙地答道：「在下衛晞。」 

「北翰二皇子？楚王衛晞？」 

「正是在下。」白熙—或者該稱之為衛晞，微微一笑，「龍兄身手好，膽識驚人，



不知是否有心投身軍伍，立下一番偉業？」 

龍石嘴角一陣抽搐，露出既糾結又似見鬼般的扭曲表情。 

這反應有點出乎衛晞的意料，本以為龍石可能會罵罵咧咧地拒絕，再說些朝廷的

壞話什麼的，畢竟類似這樣的綠林好漢衛晞以前也接觸過一些，只是眼下龍石的

神情卻太過詭異了。 

衛晞正想開口再勸，但這時從旁插入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 

「王爺！您在這裡啊，您沒事吧！」中年文士拎起衣襬快步趕來，他身後還跟著

幾個輕鎧裝扮的男人。文士接著道：「王爺，您遲遲未歸，屬下實在放心不下，

這才帶人來找……」 

文士似乎這才注意到周圍的狀況，吃了一驚，但他尚未開口，他身後一個將軍已

經先叫了出來，「倪世龍！」 

那將軍當場拔出佩劍，劍尖所指之人正是龍石！ 

「什麼？」衛晞和文士皆是大吃一驚。 

龍石啐了一口，對那將軍笑道：「何娘子，今天你該向我道謝才對！老子我今天

真背，難得救一個人，沒想到居然救到北翰王爺身上去了，若是沒有我，你這會

兒就只能看到他的屍體啦，哈哈！」 

被稱作何娘子的將軍顯然有些迷惑，不明白他的意思，不由自主地將目光投向衛

晞。 

衛晞哪有空理他，只顧著向龍石追問：「你是倪世龍？東楚的那個猛將？」 

「嘖，原來老子的大名你也聽說過啊！」倪世龍一臉得色，拍拍胸膛，絲毫沒有

自己正身處敵營的覺悟，怡然無懼，大聲道：「老子就是倪世龍！怎麼樣，怕了

吧？」 

衛晞失笑，這倪世龍還真是…… 

他搖搖頭，無奈道：「沒想到你竟然是東楚的人，以你這樣的身手，若是能跟在

我身邊……」 

「想都別想！」倪世龍打斷他，絲毫商量餘地都沒有，「老子才不跟你！」 

衛晞只好嘆了口氣，朝倪世龍一抱拳，真誠道：「不論怎樣，今日之事還是要謝

謝你，若是沒有你即時出手，本王此刻定已身首異處。你偷入天海城之事本王就

當沒看到，算是還你一個恩情。等會兒命人將你送出城門，只可惜……日後再見，

便是敵人了。」 

倪世龍嘿嘿一笑，不屑道：「誰怕誰，戰場上見！就你這小身板，老子我來一個

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語畢便瀟灑離去。 

目送倪世龍離開，衛晞回頭，目光從北翰一干將領身上掃過，冷冷道：「回營，

明日召集所有軍長議會！」 

「是！」 

衛晞與文士則回到客棧，關上門，文士這才問道：「王爺，今夜是？」 

「哼，定是皇兄按捺不住了！」衛晞臉色陰沉，「沒想到他竟然如此急切，我才

剛到這裡就派出死士……而且軍中應該也有他的人手，否則本王和刺客纏鬥足有



兩刻鐘，不可能遲遲沒有巡邏軍士出現！」 

文士冷笑，「看來此戰不只要應付外敵，還要將軍中好好整頓一番才行。」 

衛晞憤然道：「大敵當前，我身為元帥居然還要做這樣的事，真是—」話及此，

想起那粗獷的傢伙，又不由得嘆息，「倪世龍果然名不虛傳，可惜這樣的武將生

在東楚……只是他看起來並非東楚人士……」 

文士接話道：「正是，聽說還是大世家的旁系，不過他母親是胡姬，在家中應該

沒什麼地位吧。」 

大世家尤其講究身份，就算是旁支也比普通人家講究身世階級，胡姬小妾及其子

女的地位可想而知，大概就是因為這樣，倪世龍才出外闖蕩的，只是不知怎麼去

了東楚，又成為寧懷恩帳下猛將。 

「若本是北翰人……或許還有拉攏的可能？」衛晞想了想，露出一絲喜悅之色。 

 

臨近午夜，倪世龍才回到東楚邊城望山城，剛進軍營就被同儕李楠抓個正著，劈

頭蓋臉地一陣罵，「臭小子，這時候才回來！你不是保證過天黑之前就回來嗎？

不會是在外面闖了什麼禍吧？」 

倪世龍厚著臉皮嘿嘿一笑，「我還真闖禍了，還是大禍！」 

李楠臉色一變，「你說什麼你幹了什麼？」 

倪世龍居然語帶得意地說：「我去了一趟天海城……」 

「什麼？你去了天海城？你該不會被人發現，然後抓起來了吧？」 

「當然不是，我哪有這麼笨！」倪世龍撇嘴，「聽我說完。我去了一趟天海城，

在那裡遇到了一個小白臉，長得倒是不錯……」 

聽到這，李楠眼皮一翻，「難道你對人家用強了？」 

他不過是隨口一說，哪想得到倪世龍和那小白臉之間還真有一個烏龍的「強吻」，

而且還不小心摸了人家屁股一把。倪世龍饒是臉皮再厚也不禁有些尷尬，訕訕

道：「哪能啊，我又不好這口。」 

「那你關心人家長什麼樣幹麼？」 

「我這不就是想將來龍去脈說清楚嘛……」 

李楠白他一眼，「砍頭去尾說重點！」 

倪世龍抓抓頭，簡單的將下午在酒樓的事情說了一下，講到他將那小白臉救下之

後還故意賣關子，「你猜這小白臉是誰？」 

「誰？」 

「是北翰的二皇子，楚王衛晞！」 

李楠一怔，驚得跳起，「衛晞？他到天海城了？」 

「可不是嗎！」倪世龍對自己帶來了這個重要情報頗感自豪，「而且我看他亮出

了一面令牌，那些將軍都叫他大元帥，我琢磨著，是不是北翰老皇帝將他派到這

邊來做統帥了！」 

李楠眉頭擰起。 

倪世龍又道：「我是聽過衛晞很厲害，但看那小白臉身手平平，根本無法將人和



身份聯想起來。要早知道是他，老子就不出手了！」 

「呵呵，那可就為我們東楚除一大害了。」李楠笑著說，不過似乎也沒有將這件

事放在心上，並傲然道：「衛晞雖然頗有統軍善戰之名，不過和寧帥比起來，還

是差遠了，他活著也不過是為寧帥再添大功罷了！」 

對此倪世龍沒有絲毫懷疑，想都不想附和道：「嘿嘿，那倒是！」 

第二章 

北翰、東楚和西霖三國分天下，其中國勢最強的當屬北翰，但若論哪國軍隊最強，

卻是東楚。原因無他，只因東楚有一個無人能掠其鋒芒的軍神—寧懷恩。 

寧懷恩在軍事上的才能天下無雙，不過和歷史上絕大多數功勛卓越的將領一樣，

他也面臨了功高震主的問題。 

近兩年東楚皇帝對他的掣肘越來越大，若非如此，寧懷恩早已率兵攻下西霖和北

翰了。不過寧懷恩出生門閥世家，縱然老皇帝對他有所忌憚，也不能下殺手。 

而僅次寧懷恩，天下公認其才能的將帥，當屬北翰二皇子衛晞。雖然北翰皇帝也

害怕這個兒子手握兵權後會有野心，但不知道該不該說是託寧懷恩的福，衛晞依

然很得器重，此次還被封為統帥、前往前線對抗東楚軍，這對他而言無疑是莫大

的榮耀、信任與權柄。 

不過在衛晞看來，也是莫大的危機。 

如果他能打敗寧懷恩，那麼他就能完全掌控北翰軍心，在國內的聲望也將達到無

以復加的巔峰，但如果他輸了呢？ 

或許能夠平安無事地回去，保持現在的地位，但衛晞知道，皇兄一定不會如此輕

易地放過他，一個弄不好，就是萬劫不復的下場。 

而更糟糕的是，在仔細研究寧懷恩十年間指揮的大小戰役之後，他所能發出的感

慨只有四個字：無懈可擊！ 

衛晞揉揉眉心，一聲嘆息。 

想要在戰場上擊敗對方，恐怕是很難了。 

 

秋天，當金黃的麥粒變成一車車糧食運往天海城時，衛晞終於率軍出戰，囤兵於

望山城十里外，軍營背後就是將北翰和東楚分隔開的酒娘山。 

酒娘山多山道，為了防止被人從後方偷襲，衛晞特別選了一處沒有小道的山體作

為己方後盾，而原來在此活動的東楚探子也都被清理乾淨。 

翌日，衛晞兵臨望山城城下，城牆上的守衛沒有任何一人露出驚慌之色，眼中甚

至隱約透著興奮的光芒。 

看到東楚軍士如此神情，衛晞便知道這仗不好打。 

望山城城門打開，一人策馬而出，衛晞定睛看了看，頭盔下的那張臉異常熟悉，

竟是倪世龍！ 

說來也奇怪，有的人明明是同一國的，但怎麼就是合不來；有的人明明是敵人，

卻怎麼看怎麼順眼。衛晞本來對這類事沒多大感覺，然而對這個倪世龍卻很有好

感。 



倪世龍策馬奔至北翰軍陣前，手持長劍直指軍陣中央的衛晞，大聲道：「小白臉，

出來和老子打一回！」 

衛晞尚未開口，旁邊的北翰將領已經有人氣憤大叫，「倪世龍，你好大的膽子！」 

倪世龍根本沒把那名將領放在眼裡，一臉不屑道：「小白臉，怕了老子不是，連

話都不敢應了？」 

統帥被辱，北翰將領俱是惱怒不已，但衛晞卻抬手制止眾人的衝動，從親兵手中

接過一杆銀白長槍，驅馬走出了軍陣。 

隨著衛晞身影出現，雙方將士皆擊鼓吶喊，為己方主帥助威。 

兩軍對陣，主將單挑，這樣的場景令人熱血沸騰。但這樣的事在當今已然少見，

原因無他，只因主將若是單挑戰敗—甚至戰死，對己方軍心打擊非常大，整場戰

役有可能因此輸掉，所以靠武力單挑的事就少了。 

衛晞當然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若對自己的武藝沒有足夠的信心，他絕對不敢接

下挑戰的，而且，他接下挑釁的另一層用意是想在武力上震懾倪世龍，想招攬這

等猛將，展現實力便是最好的籌碼。 

衛晞微笑著策馬來到倪世龍面前，在鋪天蓋地的助威聲中以只有兩人才能聽到的

音量說道：「倪兄該不是看本王那晚狼狽，便以為本王只是個白面書生吧？」 

倪世龍一撇嘴，不屑道：「我的確是這麼想，連幾個宵小都打不過，還說是什麼

元帥呢。不過寧帥說了，你這個人馬上長槍的功夫很厲害，讓我不得小覷。」頓

了頓，他竟一臉淫笑地說：「不過你這張臉白淨粉嫩，一點也不像個將帥，而且

屁股也好摸得很……」 

這下饒是衛晞再大度也不由得微惱，他掉馬回身，拉出距離，「多說無益，手下

見真章！」 

衛晞手一抖，長槍發出一聲嗚鳴，龍吟鳳啼之聲如雷。 

倪世龍聽了頓時臉色一變，眼中的些許不屑也消失無蹤。 

衛晞微微一笑，這才真正驅馬攻來。長槍在他手中化為銀色遊龍，直取倪世龍要

害！ 

倪世龍雖然已經收起了輕視之心，但他對衛晞的印象還停留在那晚衛晞被黑衣人

圍攻狼狽不堪的畫面上，一時反應不過來，差點被長槍挑下馬。倉卒避開，定了

定神，當下大吼一聲，揮劍相抗。 

倪世龍的劍比尋常長劍更長、更寬，也更重，劍身帶了一點弧度，有如戰刀，揮

舞起來帶著咻咻破空聲響，一劍砍下竟將長槍壓彎幾分。 

衛晞沒有絲毫慌亂，擰腰挑槍，被槍杆繃住的力量瞬間反彈而出，朝倪世龍的門

面襲去，速度極快，尋常人根本反應不過來。但倪世龍既是猛將，自有應對之能，

情急之下仰面下腰，硬是避了過去！ 

這反應看似狼狽卻極為難得，衛晞禁不住叫了聲，「好！」 

但這聲讚語卻將倪世龍給惹惱了，不待坐穩就吆喝著攻上來。 

兩人槍來劍往，一時間誰也奈何不了誰，隨著倪世龍漸漸適應與長槍對戰，應對

起來也從容許多，不過畢竟吃了兵器短的虧，防守雖不是問題，要進攻卻有些困



難。 

衛晞則不想真正傷了倪世龍，他趁著一個兩人靠近的機會，壓低了聲音道：「倪

世龍，你本是北翰人，又何必為東楚效命？不如跟隨本王，以你的勇武，日後必

定功成名就、位極人臣！」 

倪世龍楞了下，冷笑道：「老子對北翰沒興趣！」 

「為何？莫非是因為曾經輕視你的那些人？」衛晞開門見山地問，「可你縱然在

東楚做出什麼事業，他們難道又會承認嗎？不過認為你是個背叛者而已！」 

倪世龍冷哼一聲，反應沒有衛晞想像中激動，十分平淡地說：「老子當年確實是

想要做出一番偉業，好讓那些人不敢小瞧老子。只是那又如何？他們看得起我了

也不能讓我娘復活。老子現在只想為自己而活，跟在寧帥帳下，老子活得痛快無

比，才不屑你們北翰！」 

衛晞見他態度強硬，只得道：「若有有一天倪兄想要換一種生活，請不要忘記本

王的愛才之心。」 

倪世龍不答話，而是拉開距離，再與之交戰。 

兩人又對了十幾招，都意識到短時間內奈何不了對方。 

衛晞還在想要如何改變局勢，倪世龍已一甩韁繩當先跑開了，並大聲叫道：「小

白臉，老子尿急，下次再來和你較量！」話音未落，就已經策馬入城。 

衛晞怎麼也沒想到倪世龍臉皮如此之厚，一時楞在當場，好半天才無奈搖頭，回

到己方陣營，壓下己方將領一片叫好聲，示意傳令兵擂動戰鼓，發兵攻城！ 

 

倪世龍回到城中便上了城樓，來到一名身著黑色輕鎧的男子面前，隨性施了一

禮，「寧帥，我回來了！」 

這男子不過二十六、七歲的模樣，皮膚白淨，一雙眼睛長而深邃，雙唇更是偏紅

的珊瑚色，即使身著輕鎧也顯得儒雅斯文，不識他之人若是見了，只怕任誰也想

不到這就是天下聞名的軍神寧懷恩。 

寧懷恩頷首，微笑道：「做的不錯。」 

「那是啊，也不看看是誰出馬！」倪世龍可沒有一點不好意思，但很快他又說：

「那天晚上我看衛晞對付幾個黑衣人就狼狽的很，還以為傳聞誇張，但剛才他倒

是挺厲害的，難道是他那天有所保留？」 

寧懷恩搖頭，「不是。北翰楚王從小修習內家槍法和騎射功夫，應該只是不擅長

短兵器而已。」 

倪世龍抓抓腦袋，覺得也是，那天衛晞自己就說過他不擅長用匕首，所以才在近

身戰上落了下風。 

明明人一直在城樓中，也未派人觀察戰況，寧懷恩料事如神的問：「他剛才是不

是想要拉攏你？」 

倪世龍從鼻子噴出一口氣來，不屑道：「就憑他也想拉攏我，哼！這天下老子就

服寧帥一個人，其他人都是屁！」 

旁邊一個大鬍子立刻叫起來，「你說什麼呢，倪楞子，找打是不是？」 



倪世龍也不理他，仰著頭不再說話。 

寧懷恩但笑不語，靜靜地看了一會兒城下戰事，又抬頭看了看天色，似乎在思考

什麼，片刻後，轉頭叫來了李楠，「你去點幾千人馬，繞到北翰軍背後的山上去，

到時候你就……」 

李楠聽了吩咐，露出一絲得意的笑，隨後領命而去。 

倪世龍心急地追問：「寧帥，你讓李木頭去幹什麼了？」 

「呵呵，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寧懷恩做了一個讓敵軍難以理解的行為：他派兵冒著巨大的風險去北翰軍營後的

酒娘山上砍樹！ 

接到消息，衛晞雖大惑不解，卻不得不派兵去驅趕、圍剿，他們偵查到砍樹的不

過幾百人，出於謹慎之心他派了五千人前去，怎麼也算得上是殺雞用牛刀了。可

沒想到半天後五千人居然只回來了不到一千人！ 

原來寧懷恩讓人在地上挖洞，並使軍士掩藏其中，因此北翰探子未能發現，待軍

隊上山之後，這些埋伏者揭土而出，打得北翰軍措手不及，等最後發現不妙想要

突圍已來不及了。 

而等衛晞和幾位幕僚剛決定再派兵上山看看，天上竟打了個響雷，瓢潑大雨就傾

盆而下。這樣的大雨在南方夏季裡再常見不過，大家都沒有放在心上，卻沒想到

雨下了半天，酒娘山上的泥石突然崩塌，從山上直沖而下，直接沖垮了最靠山的

那區營帳，死傷兩千人！ 

寧懷恩這一口把衛晞給咬疼了，衛晞來到天海城本來就背負著莫大壓力，如今一

開戰就損傷六千多人，叫他如何不惱怒？ 

「攻城！明日天一亮就攻城！」衛晞第一次失了風度，對著帳中一干主將拍桌子

大叫。 

但他們都忘了一件事，雖說寧懷恩砍樹的目的是為了製造坍方，可問題是，木材

他們也帶走了。 

等衛晞等人想起這件事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望山城下密密麻麻的陷阱又折損了

近千名北翰軍，若不是衛晞及時收兵，死傷數字恐怕還會繼續擴大！ 

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讓北翰的將士士氣大跌。不得已，衛晞只得暫時退兵，回到天

海城中休養生息。 

第一輪交鋒的結果—衛晞大敗！ 

但接連的失敗反倒令衛晞漸漸冷靜下來，他反覆思考寧懷恩此人的弱點，然而寧

懷恩用兵沉穩但不保守，詭詐但不衝動，以正合，以奇勝，兵之詭道運用得爐火

純青。這樣的敵人，無去以正統戰法來戰勝。 

怎麼辦呢？ 

衛晞敲敲桌面，眉頭緊皺。 

這時一名軍士在外稟報，「大元帥，一個自稱是西霖大皇子手下的人求見，說能

替您解圍。」 



西霖大皇子？衛晞詫異了一下。 

西霖之前趁東楚和北翰剛剛結束戰爭，元氣大傷，想藉機討點好處，卻沒想到東

楚皇帝把寧懷恩調到西線，打得他們屁滾尿流，逼他們送上了一名質子求和。現

在他們又想動什麼歪主意？ 

他突然想到傳聞中西霖質子長相秀美，後來被寧懷恩看上，接入將軍府中成了他

的男寵。難道西霖這個質子並不簡單？ 

衛晞想了想，道：「讓他進來。」 

來者是個其貌不揚的中年男子，衛晞靠坐在太師椅上，不緊不慢地問：「你是西

霖人？」 

「正是。在下李明寒，乃大皇子府中一名閒人。」中年男子也是一派沉穩，拿出

代表西霖皇室的信物道：「西霖和北翰素來交好，因此大皇子特派屬下前來送上

一份大禮。」 

「哦？說說看。」衛晞漫不經心道。 

「相信王爺對本國九皇子與寧懷恩之間的關係有所聽聞。日前寧懷恩來到望山

城，九皇子也一同跟來，如今人就在望山城元帥府中！」 

衛晞聽了微微挑眉，李明寒口中的「九皇子」指的就是那名質子。沒想到寧懷恩

居然把人帶到望山城來了，質子照理是不可以隨便離開東楚國都的。嘖……看來

傳聞是有幾分真實性。 

有了幾分興趣，衛晞試探的問：「不知大皇子的意思是？」 

「九皇子如今深得寧懷恩寵信，可在牙帳中隨意出入，王爺您以為呢？」 

對於這項消息其中的可能性衛晞態度保留。西霖九皇子素來默默無聞，既無才

名，也無豔名。再從寧懷恩過往的表現來看，這人相當理智自持，怎會被一個平

淡無奇的敵國皇子迷得昏頭轉向？ 

衛晞道：「寧懷恩為人謹慎，『軍神』之名絕非虛詞，他就算再喜歡一個人，也應

當知道公私分明，更何況這個人還是敵國皇子。」 

李明寒微微一笑，「那就讓在下給王爺一點證明如何？」 

 

過了兩日，李明寒果真帶來了一個情報，說寧懷恩將要主動進攻天海城，之後佯

敗，引誘北翰軍追入山道，並在此處設下埋伏。 

佯敗誘敵說起來容易，但真正實行起來卻有難度，如何讓對方相信自己是真的敗

了，又如何讓對方大意追擊，己方如何設伏等等，每個步驟都不容有失。 

就拿眼下情報來說，寧懷恩要在酒娘山設伏，他選擇的是一條短近的山道，那麼

埋伏設在哪裡？設伏的地點太靠南，北翰軍不會追得那麼深，設伏地點偏北，又

會被北翰探子發現。 

這項情報就其本身的軍事價值而言並不高，因為很難在山道中反攻，不過如果這

條情報是真的……衛晞眼中閃過一道精芒，若有所思。 

 

第二日東楚軍果然主動進攻天海城，領兵的將領是倪世龍。 



只要是懂得謀略之人都能判斷出倪世龍這種血性的武將更適合衝鋒而非攻城，所

以有所防備的衛晞很快就明白了對方的用意，恐怕是想利用倪世龍容易衝動的性

格來降低自己的防心，畢竟以往寧懷恩不時便派倪世龍攻城，據說是要藉此磨練

倪世龍的暴躁脾氣。 

之後的發展倒也簡單，倪世龍攻城未果敗退，軍陣散亂，北翰出兵追擊遭遇埋伏。

原來寧懷恩在山南準備了一批騎兵，當北翰將領率軍追入小道三分之一時，騎兵

迅速出擊，利用小道的短近快速將北翰追兵包抄圍堵，北翰探子發現伏兵時已來

不及通知。 

這一場伏擊讓北翰又損失了部份兵力，但衛晞並未因此沮喪、惱恨，相反的，他

露出了一個淺淺的微笑。 

此戰之後東楚軍就窩在望山城中沒有動靜。衛晞苦笑，這寧懷恩還真是吃定了他

會去攻城啊。 

衛晞確實不得不攻城。之前幾次失利已經讓朝廷出現了一些負面的聲音，然而也

該說是「好在敵人是寧懷恩」，皇帝雖然下了手諭對衛晞斥責一番，卻沒有再說

什麼，也沒有做出懲處。 

對於這一切，衛晞並不理會，因為他在醞釀著，等待下一個主動進攻的時機。 

休整兩日，衛晞終於率軍向望山城發動進攻。 

寧懷恩依舊在山城之間的平原上設下無數陷阱，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傷亡，在衛晞

的命令下，北翰軍的前進速度壓得很慢，一路下來雖然傷亡不多，卻弄得軍隊士

氣低迷。 

幾個北翰將領有些耐不住性子，忍不住抱怨，「他媽的，要我說，直接衝過去算

了！」 

這話當然是氣話，但已顯露出北翰將領們的心浮氣躁。 

衛晞卻是一派從容，想到之前收到的情報，更明白這時候絕對不能自亂陣腳。真

正的陷阱還沒有出現，眼前這些小玩意算什麼？ 

又走了一里多，路上的陷阱少了許多，但衛晞有心壓住速度，保持陣型規整。他

還在想敵軍什麼時候會出現，沒想到說曹操、曹操就到，一抬頭就看到不遠處的

緩坡上出現了一片黑影— 

東楚鎮北軍！ 

「殺—」 

最前面騎著駿馬的將軍高舉長劍，一聲高喝，當先衝了下來，後面的騎兵們更是

士氣高漲，怒喝著追隨而至！ 

殺聲震天，衛晞瞇眼看了看。果然是倪世龍。 

衛晞一勒韁繩，舉槍高喝，「結陣！殺！」 

兩軍如兩股洪流碰撞在一起，發出驚天轟鳴。倪世龍長劍揮舞，入陣如過無人之

境，沒兩下就衝到了衛晞面前。 

「又是你。」衛晞接下他的凶猛一劍，笑咪咪地說。雖說是敵人，可每次看到對

方都會被對方的勇武所吸引，倪世龍是塊天生的練武料子，若是再能有名師指點



一番，武藝應當比現在還強。 

衛晞惜才，忍不住說：「倪世龍，你天生氣力過人，只是這身功夫毫無章法，難

道你跟在寧懷恩麾下這麼久，他沒有為你另尋名師嗎？」 

倪世龍撇嘴道：「小白臉，你別挑撥離間。寧帥為我找過師父，只是我不愛學罷

了。寧帥說了，我這人性子野，腦袋笨，招式簡單的不如我現在用的，招式複雜

我的又學不會，索性將會的這幾招練到極致，自創門路，比什麼都強！」 

衛晞不禁失笑，「倪世龍，到本王身邊來吧，本王傳你皇室絕學，刀法不難，卻

比你現在使的威力更大。」 

這番話使得倪世龍有些驚訝，「你開什麼玩笑？你們皇室的刀法哪輪得到我一個

外人學！」 

衛晞笑道：「衛氏刀法雖然厲害，但要求使刀人天生神力，父皇還有本王這一代

都沒有合適的後代，若是再不找個人傳下去，只怕老祖宗往生後衛氏刀法就要失

傳了。你若是願意效忠北翰，本王就請老祖宗傳你刀法，日後衛氏一脈若有合適

的子孫出現，你再傳回來就是了。」 

倪世龍似乎有些心動，想了想，卻又啐了一口，罵道：「騙人，你們皇家哪有這

麼大方，真要找人傳承，想找個死士還不容易？我一個外人定得不到真傳！你現

在說得好聽，等我過去了，說不定又百般推託！」 

被他的直言駁得一楞，衛晞思緒一轉，鬼使神差地笑說了一句，「你也不算外人

了，和本王都有過肌膚之親了，也算是個『內人』。」 

倪世龍一怔，臉上青一陣紅一陣的，接著哇哇罵道：「誰和你有過肌膚之親？給

老子去死！」 

見他長刀砍來，衛晞連忙舉槍挑開，心裡不由得鬱悶：當初被壓在地上強吻的可

是他啊！ 

倪世龍突然發了狠，衛晞應對得有些左支右絀，差點就被砍到手臂。 

臉還微紅著，倪世龍卻又故作不屑地撇撇嘴，狠道：「等你打敗我的時候再說吧！」 

兩人交戰，刀光劍影，你來我往。本來衛晞在武器上占了點便宜，但他有心拉攏

倪世龍，不想傷了對方，對招間放了點水，戰況就更是膠著。 

然而就在衛晞想著要如何打破這僵局的時候，異變突起，旁邊傳來一聲驚呼，有

人大叫道：「何將軍！何將軍被殺了！」 

衛晞眉頭一皺，倉卒避開倪世龍的一擊，側目看去，只見己方一名叫做何東的大

將突然落馬，騷亂之中何東身側一個騎士摘掉了頭盔，露出一臉大鬍子—居然是

寧懷恩帳下另一員猛將胡賀！ 

胡賀大嗓門一扯，吼道：「何娘子死了！大家撤！」 

與此同時，倪世龍忽然勒馬後退，舉刀大叫，「撤！」 

北翰幾員大將看到這種情形哪還有不明白的，一個個紅了眼，目眥盡裂，一個個

高喊著，「給我衝！殺了這個南蠻子，給何將軍報仇！」 

「該死！」 

這種情況下衛晞難以阻止他們追擊，只能叫來一個親兵，仔細吩咐了兩句。 



胡賀和倪世龍帶來的都是騎兵，來去如風，衛晞這邊卻有一半是步兵，跟不上追

擊的腳步，追出兩里後就只剩下騎兵還咬著不放。追出十幾里，繞了一個小圈，

已追至望山城下。 

北翰軍緊咬不放，似乎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此刻倪世龍等人也不可能直接進城，

否則城門一開，北翰軍順勢衝入，望山城就完了。 

倪世龍和胡賀同時停下，掉轉馬頭，大叫道：「大家拚了！」 

駿馬回頭，東楚軍跟從後追來的北翰軍再次混戰起來。這樣的回擊衛晞自然不

懼，也和倪世龍再次交手，只是這回他更加注意戰場中的情況。 

兩軍混戰開始沒多久，居然有一隊人馬從地裡突然鑽出—竟恰好擋在北翰軍的後

方！這些看上去灰頭土臉的士兵們將北翰軍完全圍了進去，開始從外圍蠶食包

圍！ 

衛晞看了一眼，心中不由得冷笑：果然如情報所言！ 

他格開倪世龍的一劍，又問：「倪世龍，你真的不到本王這裡來？」 

倪世龍實在是受不了，「廢話這麼多！老子都說了多少次了，不跟你！絕對不跟

你！」 

「那就沒辦法了……」 

衛晞突然退了一步，從懷中摸出一支短哨，放到嘴邊用力一吹，尖銳的笛聲瞬間

傳遍整個戰場。土丘外傳來一陣騷動—是軍隊前進的步履聲！ 

倪世龍不由得回頭看了一眼，頓時臉色大變！居然是北翰的步兵 

攻守之勢頓時翻轉，這回，是東楚軍被包圍進去了！ 

倪世龍突然瞪大了眼睛，難以置信地看著衛晞。 

衛晞淺淺一笑，「你猜，我為什麼知道你們會在這裡設下埋伏？」 

倪世龍一怔，隨即驚呼出聲，「奸細！」話音一落又驚愕道：「你明知道我們設下

了埋伏……竟然故意犧牲何東？」 

「本王在你眼裡是這種冷血之人？」倪世龍無心的一句話惹得衛晞心中怒起，臉

色難看道：「本王若是知道你們要利用殺死何東來激怒我方追敵，本王怎麼會讓

何東衝鋒陷陣！你當奸細是萬能的，連情報上沒有的東西都能猜出來嗎？」 

倪世龍啞然，與衛晞幾次交鋒，對他的性子也有幾分了解，他斷不可能犧牲何東

來假意中計的。 

如今東楚的將士被北翰軍隊內外包夾，別說沒有援兵，就算有援兵，被包圍的軍

士也難以逃出生天，反而可能把援兵牽連進來。 

見倪世龍面露悲憤，擔心他抱著死也要多拉幾個墊背的死志，衛晞連忙搶先一步

說：「倪世龍，眼下你們已經身陷絕境，你或許不怕死，可你想過麾下的兄弟們

沒有？他們之中有多少人還有父母妻兒在家鄉等待？你忍心就這樣帶著他們去

送死？」 

倪世龍握緊了刀柄，恨恨道：「那你想怎樣？！」 

「倪世龍，帶著你的兄弟投降，本王保證不會虐待他們！」 

「哼，老子的兄弟只有戰死的沒有投降的！」 



衛晞感到頭疼，這種有骨氣的人最值得降服卻也最難降服。手上又過了兩招，他

決定以倪世龍的弱點下手，「倪世龍，你既然如此相信寧懷恩，怎麼不信他有朝

一日還能將你們從北翰軍營救出？你現在拚死反抗，又能殺掉多少北翰軍？留得

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道理，你就算腦子笨，也不至於衡量不出利弊吧！」 

倪世龍怔了一下，神情有了些許動搖。 

衛晞趁熱打鐵，「倪世龍，你若讓你的兄弟投降，雖然是俘虜，但在北翰軍營中

絕不會受到任何不平對待！倪世龍，本王一直希望你能到我北翰，又怎麼會虧待

你的兄弟？」 

倪世龍沉默不語，片刻後，他回頭看了一眼那些還在浴血奮戰的弟兄們，抿了抿

唇，忽然嘆了口氣，將長刀往地下狠狠一擲，入地三分！ 

「夠了，都住手吧！停戰！停戰！」倪世龍帶著怒氣和沮喪大聲吼道。 

東楚士兵一怔，胡賀率先怒道：「倪楞子，你幹什麼？投敵叛國是不是？」 

聞言，倪世龍像是被踩了尾巴的老虎，雙目猩紅，暴怒道：「老子他媽的就算死

也不會當叛徒！但是你看看現在的情況，有幾個兄弟能活得下去老子不為了自

己，也要為了兄弟！」 

他頓了頓，衝著自己的兄弟大吼，「住手！全部都住手！大家就在心裡問一句，

相不相信寧帥遲早有一天會帶著我們殺光北翰蠻人，需不需要在這時候賠上自己

的性命！」 

東楚將士們個個面露遲疑之色。 

見狀，衛晞同樣朗聲對北翰軍下達了命令，「繳械不殺！」 

東楚將士們你看我、我看你，也不知是誰第一個放下兵器，「鏗」的一聲落在地

上，在吵雜的戰場上清晰迴盪在眾人耳邊。接著，活著的東楚將士紛紛扔掉了手

中的兵器。 

 


